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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

汪剑超：

在垃圾分类的“围城”中破局

中国的垃圾分类史，比我们
大多数人以为的要长。 中国城市
在以惊人的速度制造和堆积垃
圾 ，过去几十年 ，伴随着一次又
一次的尝试而来的，是一次又一
次的不了了之。

“当下的垃圾分类行业，正
在放水排水一起开。 ”2019 年 10
月底，“奥北环保”创始人汪剑超
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其时上
海一度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话
题已逐渐淡出了舆论视野，垃圾
分类 ， 再一次有如命运轮回一
般，进入了它的关注低谷时段。

“一方面 ，是各地政府力推
垃圾分类，投入了大量经费和人
力物力……另一方面，却是因为
解决方案不科学，这些投入无法
沉淀下来，白白流走了。 ”回顾垃
圾分类各地经验，汪剑超这样总
结，“当真是围城，城里的想出出
不来，城外的想进进不去。 ”

蓝海

2010 年，汪剑超的身份是微
软中国的研发工程师。 对于一个
一路名校计算机系毕业的年轻
人，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职
业选择。

由于工作关系，汪剑超不断在
中美两国之间往返，微软总部餐厅
巨细靡遗的餐后垃圾分类环节，比
其他文化差异更早地让他感觉到
了冲击：对照旧金山与北京之间越
来越模糊的生活水平差异，汪剑超
越来越确定中国垃圾产业正亟需
一次彻底的迭代升级。

一年多以后，借着成都环保
科技公司“绿色地球”抛来的橄
榄枝，汪剑超决定离开熟悉的 IT
行业。

在当时， 移动互联网给普通
人生活带来的变化还完全没有渗
透到垃圾处理产业当中， 汪剑超
不是唯一一个意识到这其中潜藏
巨大机遇的人。2010年 3月，杭州
推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处理体
系， 尝试使用社区分类垃圾桶推
行垃圾减量， 作为中国互联网少
数中心城市之一， 杭州此举在之
后的几年里带起了一批“互联网+
垃圾回收”的创业风潮。

与其他行业的“互联网+”思
路类似，进入分类回收行业的互
联网企业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互
联网带来的大数据和更便捷的
to C 可能性， 行业旧有的单价
低、利润薄等特质被认为可以通
过足够吞吐量来弥补，客观存在
的严峻问题以及其背后的庞大
需求则成为市场前景的代名词。

当然， 同样不可忽略的还有
若隐 若 现 的 政 策 风 口———从
2010年的杭州开始， 已有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政府对于解决
垃圾问题不断提高的重视程度。

而在西南经济中心成都，汪

剑超接手的“绿色地球”分类回
收项目同样始于政府资金推动
和移动互联网模式的结合，凭借
高度信息化的回收方案，绿色地
球从众多垃圾分类方案里脱颖
而出， 赢得了住建部的赞誉，也
赢得了包括锦江区和成都市城
管委在内的生活垃圾分类服务
项目订单。 到 2016 年底，绿色地
球已成功服务成都市全城 560
多个小区、20 多万用户， 回收垃
圾超过 1 万吨。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对于
包括汪剑超在内的互联网人来
说，分类回收这片“蓝海”，水远
比想象中更深。

试错

从 APP 预约上门回收，到智
能回收箱、回收桶的设置，互联网
服务改变了垃圾回收业的用户体
验， 但设想中的大数据并未带来
大规模利润。 越来越多的创业者
开始认知行业现实： 这一行客单
价极低而获客成本居高不下，垃
圾回收行业微薄的利润空间，并
不会因为如今面对的是互联网人
而发生什么改变， 甚至还在被突
然爆发的业内竞争进一步摊薄，
而在当时， 政策利好的落地速度
远低于这些创业者的预期。

2017 年开始，此前一拥而上
的互联网回收企业逐步“退烧”，
许多投放到试点小区的智能回
收设备没能赚回成本便遭闲置，
居民参与热情越来越低，而无论
是智能设备生产，还是后期运营
和维护，乃至于意在提高普通人
分类意识的线下宣讲活动，都意
味着可观的前期投入。

政府采购资金成了大部分
从业者眼中的香饽饽：如果不依
靠政府财政的投入， 少则数十
万，多则近千万的运营以及设备
成本根本无法解决，即使在业务
上线以后，企业盈利也唯有在接
到政府订单以后———而不是依
靠垃圾回收产业———才有可能。

“互联网+垃圾回收”行业因
此越来越像是政府的乙方，用创
投圈流行的话来说，“讲故事”在
很多时候已经超越业务本身，成
了企业的工作重心。

尽管自家回收效果尚算令
人满意，但汪剑超和几位同事仍

在几乎同一时间察觉了同样的
问题，“到后来的话，我们觉得这
个体系你要再按照这样的方式
做下去的话， 一定是（规模）越
大，窟窿就越大。 ”汪剑超回忆。

2017-2018 年， 两家业内曾
领一时风骚的头部企业相继宣
布进入破产清算，再度印证创投
圈内“凉凉”的评论：“互联网掘
金垃圾分类，最多算是这场自上
而下的生活革命的插曲。 ”

但身在风浪中的汪剑超给
出了另一个回答：如果模式不可
持续，那就趁早摆脱它。 输血不
会持续太久，他想要的是企业自
己“造血”。

生存

2017年初， 汪剑超离开了已
经颇具规模的绿色地球， 与自己
未来的合伙人杨勇印共同创办了
新公司“奥北环保”，新的办公地
点选在成都高新区一个众创空间
里，主营业务依然是垃圾分类。

与五年前最初投身垃圾处
理行业时不同的是，2017 年的汪
剑超已经完全理解了行业生态：
分类仍然要做，但要用最低的成
本去做，奥北要做的是在绿色地
球的经验基础上，摸索模式的进
一步迭代升级。

重新上路的奥北环保， 第一
个目标就是把运营做轻。“我们没
法再承担很多人去小区现场收
了。 ”他回忆，起初奥北并没有非
常清晰的模式构想，“我们只是模
模糊糊地感觉到， 其实我们不需
要很多人去做‘地推’，我们可以
用互联网的方式来做这个事。 ”

互联网思维，远非开发一个
小程序那么简单。 经过了一段时
间的探索以后，汪剑超逐渐确定
了以奥北回收袋为核心的无人
化管理新模式：使用带二维码的
大型回收袋，分类工作由用户自
行在家完成，并堆放到指定的回
收站内，对用户的奖励和返现则
在工作人员清运工作结束以后，
通过小程序线上实现。

这样的操作模式下，两三个
人即可覆盖相当大数量的用
户———绝大多数站点的清运工
作频率仅为一周一次，回收站的
运营和回收袋的发放则通过智
能设备自动完成，必须有工作人

员在现场的场景大大减少。
而一个回收点位的设备费用

为近 5000 元，包含设备本身和终
身维护费用———这大约是此前垃
圾桶模式的六分之一或更少。

比起此前流行的智能分类
垃圾桶，奥北的回收袋模式不仅
压低了运营成本，也成功控制了
公司规模。 现在，即使是奥北环
保的成都总部办公室内，员工总
数也仅有 24 人， 他们运维着成
都 498 个垃圾投放点， 包括 329
个机构点位和 169 个自主投放
点位， 累计发展个人认证用户 3
万余名，机构用户 403 名。

在汪剑超寄予厚望的北京分
部，一年多以来员工只有 3名———
身在新开发市场，他们覆盖了奥北
在北京从市场沟通、 运营推广、站
点铺设、垃圾清运、回收物进一步
分拣直到送至回收厂的所有工作
内容，而这三位员工甚至还坚持着
每周双休和通常不加班。

雪球

“你要做正确的事。 ”汪剑超
强调，“做你认定的正确的事，而
不是容易的事。 ”

垃圾分类当然要继续做下
去———这是大势所趋，也是易于
理解的现实，在仍然极为有限的
垃圾处理能力下， 全面垃圾分
类、尽可能推动垃圾减量，是当
前我们能在垃圾“围城”中找到
的唯一一条出路。

问题在于究竟怎样将它贯
彻下去：政府、居民、物业、企业、
社会单位和位于后端的垃圾处
理产业链、监督者、志愿者、从业
者与普通人，责任与权利如何划
分，变革又应当从哪里发起？

这仍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
题，汪剑超和同事们正在努力寻
找答案。

在运营角度，奥北确定的第
一件“正确的事”是放弃讨好用
户———“不是说只有让用户方便
了他才能够去做，不应该去求他
们……我们只是提供方法，让大
家能真的行动起来。 ”

拒绝成为分类行动的“主
角”， 奥北的回收袋需要用户首
先花费 10 元认购， 之后在家完
成分类并确保进入回收袋的物
品干净干燥无异味，才能将回收

袋投递至指定地点。 即使完成了
所有这一切，用户依然可能因为
分类错误而遭遇小小“惩罚”，同
时也会接收环境贡献、回收量排
名等正向激励。

如此设计的背后，是奥北“正
向循环”理念：将分类责任“归还”
给垃圾直接生产者， 并不断强化
其分类责任意识与技能。 在幼儿
园、小学等单位和机构，在居民社
区，奥北都在实践着这一理念。

垃圾分类回收要成功，绝不
能是某一方的大包大揽，而更应
该是一个“共创”的过程。 政府、
社区、居民、解决方案提供方都
得付出，都应收获。

在企业发展角度，奥北也在
积极拓宽“可回收物 ” 的边
界———尽管在能够主动迈向新
技术研发之前，诸多互联网回收
企业还只能一同挤在可回收物
这条窄道上，但汪剑超从一开始
就定下了与众不同的调子：有些
垃圾从回收角度几乎无利润可
言， 奥北依然向它们敞开大门，
比如泡沫板、织物、玻璃瓶。

有些东西回收价值虽低，焚
烧时环境危害却大，汪剑超希望
阻止它们流向焚烧厂。

对于目前暂时力所不能及
的有害、厨余和其他垃圾，汪剑
超也未停下探索的脚步。 今年，
奥北环保已经在北京和成都打
通了后端专业处理有害垃圾的
渠道，“我们可以作为中间方与
企业对接，然后把我们分散的前
端用户们产生的有害垃圾，定向
交给这些企业，同时建立起端到
端的追溯和统计”。

奥北的厨余和其他垃圾分
类收集方案也将在今年落地。 尝
试仍很初步， 汪剑超不急于求
成。“支持有害垃圾回收处理的
市场机制还不成形”，也就是说，
还有一系列有关“钱”的问题等
待厘清，“需要边做边摸索”。

回顾创业八年，他喜欢将推
动变化的过程比作滚雪球：“你
要把一个雪球滚出来，从山底往
上推，就会越推越累，需求越大，
你就越费劲。 ”但是，“如果是从
山顶上往下滚， 它就越滚越快，
而且越滚越大。 ”

“你要做的是找到那样的一
个山顶，找到路径把它滚下去。 ”

（据微信公众号“世界说”）

2017年 9月 19日，居民在杭州一小区的垃圾袋自动发放机领取垃圾袋 成都广汉雒城三幼，孩子们在搬运回收袋


